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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学生军：战火中的青春之歌

少 年 罗 瑞 卿 的“ 觉 醒 年 代 ”

广西学生军漫画组成员与他们的宣传画（资料图片）。  受访者供图

这是 6 月 23 日在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拍摄的罗瑞卿故居（无人机照片）。  本报记者王曦摄

本报记者刘伟、向志强、陈一帆、雷嘉兴

　　“我们是广西青年学生军，我们是铁打的一
群，在伟大的时代里担负起伟大的使命……”
　　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诞生于 1937 年，一
群意气风发的青年辞别亲人，高唱着这首歌义
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
　　 80 多年过去，如今仍健在的广西学生军
战士已经不多。90 多岁的甘丽坤患有严重的老
年疾病，连亲人都不太记得，但只要唱起这首军
歌，她神情动容、情绪激动，还能准确哼出歌曲
的旋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20 世纪 30 年代，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
蓬勃发展，大批军民投入抗日战场。
　　在广西的抗日队伍中，有一支队伍较为特
殊——— 他们有的是在校大中学生，有的是失业
失学的社会青年，有的是辞掉工作的教师和机
关职员，有的是千里迢迢回国的华侨……纵使
他们的来历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投身于抗日救
亡的洪流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广西
学生军。
　　 1936 年至 1941 年间，广西曾先后 3 次组
织过学生军。1936 年 6 月，广西成立第一届学
生军，从事抗日救国宣传。
　　 1937 年 10 月，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
成，广西出兵抗日前线，第二次组织学生军，随
军做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这一届学生军转战
于鄂、豫、皖前线，后来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组
织和新四军。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战火
逼近广西。广西组建第三届学生军，人数达
4000 多名，开赴桂东南和桂南各县，宣传组织
群众，配合部队作战。这是人数最多、时间最长、
活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届学生军。
　　 97 岁的甘宗容，当年参加的就是第三届广西
学生军。俊俏的面容上带着腼腆的微笑，一双大眼
睛十分明亮——— 甘宗容至今珍藏着当年参加学生
军时的照片。那时，她仅有 13 岁，“大眼睛”是学生
军里的哥哥姐姐和教官们对她的昵称。
　　 1938 年的秋天，日本侵略者对甘宗容的
家乡广西龙州县实施轰炸，一颗炸弹炸毁了她
的家。“我已守寡的母亲，带着我怀了孕的姐姐
和我，对着断壁残垣，无处安身。”甘宗容回忆，
天天躲日寇飞机，根本没办法读书。
　　不久，报纸上刊登广西学生军招收兵员的
通告，工作任务包括唱歌、演戏以及发动群众、
宣传抗日等。甘宗容所在的龙州中学鼓励学生
参军，当时有 80 多个学生踊跃报名。
　　广西学生军招收的是 16 岁至 24 岁的知
识青年，甘宗容年龄达不到，但像她这样能歌善
舞的小姑娘正是做宣传工作的好苗子，于是她

被破格录取，成为当时学生军里年纪最小的战
士之一。
　　国难当头，像甘宗容这样踊跃报名的不在
少数。广西学生军之中，有全家兄弟姐妹一起报
名的，有新婚伉俪双双报考的，也有瞒着父母偷
偷参军的，潘古就是其中一位。
　　出生于 1925 年的潘古，已于 2012 年逝
世。他在一份手记中这样写道：“当我登上满载
学生军的木船离开家乡码头时，忽然听到码头
上喊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父亲，我是瞒着
家人报名的。他从近百里以外的边境山村赶来，
手上拿着一个包包，举着手喊着我的小名……”
　　潘古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到了学生军
就“有了 4000 个姐姐和哥哥，没有孤独，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他深情写道：“是祖国的情
爱把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把
我们连在一起的，爱家人、爱家乡发展成了爱
集体、爱战友。”

铁打的一群，经受了战火洗礼的一群

　　广西学生军承担的任务主要概括为三个
字：“叫”（宣传）、“裹”（组织）、“打”（作战）。广西
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一枚别具一格的学生
军徽章，硕大紧握的拳头里有笔有枪，正好体现
了广西学生军同时兼有政治和军事双重任务的
特殊性质。
　　文字宣传、演讲、戏剧、歌咏、美术……每到
一个地区，广西学生军就把抗日主张通过多种
形式传播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向群众揭露和

控诉日寇的暴行，披露沦陷区和战区人民遭
受的灾难与痛苦，宣传全国军民英勇抗战的
事迹，以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
热情。
　　“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有个小
东洋，几十年来练兵忙，要把中国亡！”每次歌
咏宣传，甘宗容总是先唱这样几句起头，吸引
人们的注意力，然后再唱大家熟悉的《松花江
上》。
　　“每次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
能欢聚在一堂’时，街头、台下必是哭声一片，
从外地流亡来的难民、青年学生更是泣不成
声。”甘宗容回忆道，这时候就会群情激愤，高
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群众接受抗战教育且愿意接近广西学
生军的基础上，他们组织群众成立歌咏队，教
唱抗战歌曲，开设群众俱乐部、救亡室，还举
办扫盲识字班、读书会等，在学习中宣传抗日
救亡的道理。
　　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刘家
幸说，广西学生军还在各地组织抗日游击队、
锄奸队，训练群众军事技能，以及教授坚壁清
野、侦察敌情、破坏交通等方面知识。
　　在潘古的手记中，他写道：“苦和累是家
常便饭，边走路边睡觉是特殊的享受，星星是
我们的向导，月亮是天然的舞台灯光，门板稻
草是高级的卧具，小溪池塘是冲掉疲劳的澡
堂……这是爱国战士的乐观主义。”
　　 1939 年冬，日本侵略军向桂南发动进
攻，桂南会战爆发。广西学生军的工作任务从

宣传发动群众转为支前、参战和开展敌后工
作。他们日夜奔忙在前线和乡村之间，帮助转
移老弱病残，动员群众埋藏粮食、运送伤员。
晚上要值班放哨，发现情况立即叫醒大家，随
时准备战斗。
　　甘宗容清晰地记得，1939 年 12 月 30
日，她接到任务，突击学唱日本歌和对日军士
兵劝降歌。临到上前线时，队长拿来两个手榴
弹挂在甘宗容的腰上，一再叮嘱她说：“路上
千万要小心，万一遭遇日本鬼子，第一个手榴
弹你扔给他们，如果鬼子要抓住你了，第二个
手榴弹你就给自己。”
　　阵地对面是黑沉沉的山峰，日军的炮火
不断射来。面对枪林弹雨，甘宗容出奇地镇定
下来，她和战友们对着喇叭唱起反战歌。突然
间，日军的枪炮声由密而稀，继而停止了一段
时间射击，甘宗容和战友们十分兴奋。
　　军民同仇敌忾，一举肃清昆仑关的全部
残敌。不幸的是，有 12 名广西学生军战士牺
牲在抗日前线。
　　“人们说学生军能文能武、多才多艺。我
们则自称为铁打的一群，是经受了战火洗礼
的一群。”潘古在手记中这样总结。

他们从未被遗忘

　　 1940 年 5 月 14 日的《大公报》发表了
《桂南会战的学生军》一文，文中写道：“广西
学生军是广西战场上最重要的一员，不论在
前线，不论在后方，敌占区的两侧，游击区的
四方，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被称为“兵王”，

“运用他们的智慧，灌输士兵以爱国家、爱民
族的思想”。
　　刘家幸说，广西学生军虽然存在时间不长，
但对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广西革命事
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广西青年运动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不少广西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进步
青年，后来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
的政治、军事人才，其中包括中国侨联原主席庄
炎林、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韦纯束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西团校原副校
长龙润忠等专家介绍，在第三届广西学生军
中，共产党员共有 100 多人，其中很多人都
担任基层指战员，在宣传抗日主张、动员组
织群众和壮大党的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广西学生军的历史从未被遗忘。龙润忠
介绍，20 世纪 80 年代，广西团校成立青年
运动史研究室，研究广西学生军历史是课题
之一。“我本人和相关工作人员通过采访广西
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等方式，收集照片、回忆
录、徽章、领章等资料，并出版一系列刊物，让
更多人知晓抗日战火中广西学生军的故事，
让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下去。”

　　广西团校原青年运动史研究室主任肖艳
霞研究广西学生军历史已有 13 年。在对广
西学生军历史的一步步了解中，学生军战士
及其后代对她而言已不仅仅是采访对象，还
是家人、朋友。
　　“几乎每一位采访过的广西学生军战士
都对我说过，参加广西学生军那几年，是他们
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肖艳霞说，每次和
他们聚会，她都会拍照纪念，“这些年，看着聚
在一起的人慢慢变少，我心里很难过。”
　　但同时，这也激励着肖艳霞将广西学生
军的故事继续讲下去。“通过我们的研究成
果，让后代记住那段炮火连天、腥风血雨的战
斗岁月，记住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奋勇杀敌、
壮烈捐躯的英烈，这是我们作为研究者最想
看到的。”
　　邕江北岸，青秀山南麓，青松翠柏中，数
百级台阶之上，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
巍然耸立。1986 年，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
牲的广西学生军烈士，南宁市在青秀山重建
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
　　在纪念碑不远处的风华亭里，12 名烈士
的名字镌刻在一块石碑上，12 棵象征着他们
的常青树苍翠挺拔、枝叶繁茂。旁边的“广西
学生军抗日史料陈列室”内，大量图文和实物
记录着这段历史。目前这里已成为青少年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
　　潘古在世时，女儿潘晓春每年都会跟着
父亲来青秀山祭拜，如今父亲不在了，她仍保
持着这个习惯。“父亲以前很少提起他参加广
西学生军的事。在他逝世后，我才开始接触、
了解这段历史，也才懂得学生军最宝贵的财
富是什么。”潘晓春说，就是一种家国情怀。国
家有难时，无论年纪多大，只要有一分力量，
就要去报效祖国。
　　潘晓春一直铭记着父亲的教导：无论走
上什么岗位，只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
系起来，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这也是广西学
生军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潘晓春说。
　　近些年，退休后的潘晓春四处奔走，联系
仍在世的广西学生军战士及其后代，将他们
凝聚在一起，组织成立广西学生军后代“铁
群”艺术团，以文艺演出等方式宣传广西学生
军的爱国事迹。每一次穿着学生军的服装站
在舞台上，演绎父亲经历的故事，唱着父亲唱
过的歌谣，潘晓春总是心潮澎湃。
　　令潘晓春欣喜的是，广西学生军后代群
体渐渐壮大，甚至第三、第四代也加入其中，

“我想，他们一定会很欣慰、很自豪。”
　　在广西团校，“90 后”教师蒋晓慧也加入
广西学生军历史的研究之中，“每一代人有每
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初
心，传承发扬广西学生军的爱国主义精神，承
担起我们新时代青年人的使命。”

本报记者李力可、张海磊

　　烟波浩渺的嘉陵江缓缓流过川东北绸都南
充，城北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今南充市顺庆
区）是江边的一片肥沃平坝，1906 年 5 月 31
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罗瑞卿，就出生在
这里一处小山坳上的破落地主家庭。
　　从出生到 1926 年离开家乡的 20 年间，罗
瑞卿既感受了家庭没落的沉痛和封建思想对自
己的束缚，也接受了开明的新式教育，逐渐成长
为一名有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

明灯般的“良师”照亮求学路

　　建于罗瑞卿故居的罗瑞卿纪念馆中，完好
地保存着他少年时期曾经用过的一盏油灯，这
盏灯陪伴了他的读书时光。而少年罗瑞卿也曾
遇到过两位如明灯般的“良师”，让他接触到革
命思想，坚定了革命信念，走上革命道路。
　　一位是曾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并在新中国成立
后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张澜；另
一位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
　　 1920 年，张澜回到老家南充，担任南充县
立中学和县立瑞明女子中学的校长。1922 年，
从大林寺城北小学毕业后的罗瑞卿考入了南充
县立中学普通科。
　　当时，张澜聘请了共产党员张秀熟、李鸣珂
等人来校任教。在张澜和老师们的影响下，罗瑞
卿每天都到阅览室阅读《新青年》《新蜀报》等进
步报刊，也让他结交了任白戈、任伯芳等同样追
求进步的同学。“《新蜀报》主笔萧楚女的文章说
服力极强、充满感情，极大地影响了少年罗瑞
卿。”罗瑞卿纪念馆馆长雷军说。
　　 1924 年，罗瑞卿又参加了南充反“佃当
捐”的斗争。当时，军阀何光烈在南充推行“佃当
捐”，收取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
出地租和典当钱的十分之一作为捐税，引起南
充各界公愤，南充县立中学进步师生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反“佃当捐”斗争，罗瑞卿和两位同学
将何光烈的“征收委员”秦同淮痛揍一顿。
　　听说学生打了“征收委员”，何光烈的官兵
砸了南充中学的校牌，并包围了学校，与护校学

生对峙，张澜对何光烈欺压鱼肉百姓的行为
早就深为不满，他嘱咐要保护好罗瑞卿等学
生，并与何光烈斗智斗勇。慑于张澜威望，何
光烈最后与学校达成了“校方严加管束学生、
军方停征佃当捐”的协议。
　　 1924 年 1 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
1925 年秋，共产党员吴玉章以国民党党员身
份来到四川南充县整顿国民党。“吴玉章在南
充经常到军队、学校、工厂演讲，而且每晚都
要接见工人、学生等进步势力的代表，发展革
命势力。在此期间，罗瑞卿经常抽出时间去听
吴玉章的演讲。”雷军介绍。
　　在任白戈引荐下，罗瑞卿拜访了吴玉章。
吴玉章语重心长地对罗瑞卿说道：“人生在
世，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
业，如同小说、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们
一出来，人人高兴。青年人，你们肩负着历史
的重任，你们不但要读书学习，而且还要关心
国家啊。”吴玉章的话，使罗瑞卿深受启发和
鼓舞，觉得豁然开朗。

丝厂里的学生教员

　　创办于 1912 年的六合丝厂，由张澜和

湛克勤共同在南充创办，曾是亚洲最大的丝
厂。如今，走进六合丝厂，可以看到清末民初、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后等不同时期建
设的厂房依然保存完好，不少厂房至今仍在
生产丝绸。
　　“民国时期，六合丝厂有五六千工人，南
充家家户户都有在丝厂工作的亲友。抗战期
间，六合丝厂丝绸产量占全四川的一半，是换
取军需的重要物资来源。”四川南充六合（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李永春介绍。
　　 1924 年，罗瑞卿转入南充县立中学蚕
桑班学习，在这个由张澜为发展蚕桑业而创
办的班级上，罗瑞卿除了学习中学共同课程
外，主要学习养蚕、种桑、缫丝等专业课程。
　　此后，他和共产党员以及南充中学的一
些进步学生又来到六合丝厂，从事工人运动，
开展演讲，与工厂资方进行改善工人待遇的
斗争。1926 年，南充成立工会，并创办了工人
夜校，罗瑞卿在夜校任教，辅导工人学习文化
并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同年，罗瑞卿等进步青年和六合丝厂的
数百名工人一道，与资本家湛克勤进行了数
次面对面的斗争。湛克勤看到局面不好收拾，
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并

改善了工人的福利。“罗瑞卿等进步青年启发
了丝绸工人的思想觉悟，工人们在他离开南
充后仍然不断开展工人运动。新中国成立后，
六合丝厂还涌现了全国劳动模范等先进个人
和集体。”李永春说。
　　这一斗争轰动了整个南充。之后，其他工
厂的工人们也都相继开展反对资本家剥削的
斗争，也提出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
利”的口号。
　　但罗瑞卿投身学生运动、声援工人举动，
却加深了他与外祖父鲜锦堂之间的矛盾。

违反外祖父“约法三章”

　　“在罗瑞卿的成长过程中，鲜锦堂扮演了
非常复杂的角色，一方面他资助了罗瑞卿的
学业，另一方面也是极为顽固的封建家长。”
雷军说。
　　罗瑞卿就读于南充县立中学期间，母亲
罗鲜氏病重，父亲罗春庭整日游手好闲，罗家
田地已快变卖一空。为了让家中省下一张嘴
吃饭，罗春庭将罗瑞卿介绍到一家绸缎铺当
学徒，并为他包办婚姻娶一位林姓姑娘为妻，
这让罗瑞卿颇为不满。
　　鲜锦堂得知外孙的遭遇后大为光火，接
回了罗瑞卿并将他重新送回南充县立中学。
但他也同罗瑞卿“约法三章”：一不准看鼓吹
民主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异端邪
说”；二不准参加任何党派，包括国民党左派
和共产党；三是规规矩矩读书。
　　复学后不久，罗瑞卿便参加了反“佃当
捐”斗争，违反了“约法三章”，但作为大户也
得到斗争好处的鲜锦堂只是警告了罗瑞卿，
让其“下不为例”。
　　孙中山去世后，酷爱川剧的罗瑞卿又参
演了学校组织演出的文明戏《孙中山之死》。
得知外孙不好好念书去当“戏子”，鲜锦堂又
训斥了罗瑞卿。
　　南充秘密建立共青团组织后，不愿与外
祖父闹翻的罗瑞卿对即将加入共青团的任白
戈说：“虽然我和外公有约在先，现在还不能
参加共青团，但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干，我和革

命生死同心。”此后，罗瑞卿为任白戈打抱不平，
并追随共产党员参加了工人运动、担任夜校教
员等。“这些举动无疑都加剧了罗瑞卿与外祖父
之间的冲突。”雷军说。
　　 1926 年，母亲罗鲜氏病逝后，对于家庭
再无半点留恋的罗瑞卿决心离家出走。罗瑞卿
在自传中写道：“当时，我母亲已死。我对于那
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加之对于我那个旧式
婚姻的不满，因此就想逃离这个家。当时并没
有多少革命觉悟，就是闹一点所谓家庭革命，
或者叫作赶时髦，当然也幻想学一点本领，能
够做一点事业。加之我所钦佩的两个教师李鸣
珂、列士训（两人都为共产党员）都是成都高等
蚕桑学校毕业的，所以就决心去成都投考这个
学校……”
　　发现罗瑞卿要走，鲜锦堂再次训斥了他，并
让小儿子鲜玉府盯梢。鲜玉府在看到罗瑞卿与
同学一道走时，想要上前阻拦，被罗瑞卿沉声喝
道：“大老表（小舅舅），你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
不客气了。”鲜玉府一看自己不是对手便转头回
家报信，而罗瑞卿则大步流星赶赴成都。
　　此后，罗瑞卿由于没有在成都就读的学费，
也得不到鲜锦堂的支持，在逗留了两三个月后，
罗瑞卿决定投笔从戎，通过同学斡旋得到鲜锦
堂汇来一笔路费后，乘船来到重庆，在已先期到
达重庆并在共青团省委工作的任白戈介绍下，
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走上了革命斗争的
道路。
　　如今，六合集团的厂房中，近千名丝绸工人
每年能够创造超过 3 亿元的产值，也有越来越
多的游客走进老厂房，感悟革命年代的斗争精
神。在罗瑞卿曾经就读的大林寺城北小学（今大
林镇小学），每周的国旗下讲话的主题都是红色
故事与红色精神，“这个暑假，我们将把学校打
造成学生学习红色文化，感悟红色精神，锻炼红
色气质的红色教育基地。”大林镇小学副校长曾
煜说。


